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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
———杜十娘悲剧的社会心理学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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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

公。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

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发现：正是因为男主人公李甲知觉

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极不平衡，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

焦虑不安，最终导致他对杜十娘的背叛。而杜十娘在李甲背叛她之前，其成本

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快乐从容；李甲对二人关系的主动终结，使杜十娘成

为悲剧的完全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强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

色的突转，使杜十娘选择以弃财投江的方式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使自

己由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二人亲密关系结束的主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

立走向人格的独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

现实的镜鉴意义：当人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

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尚需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

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及时调整彼此

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对彼此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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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

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京都名

妓，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两情相悦，赎身随李

甲返乡，途中李甲反悔，将其卖给商人孙富。杜

十娘万念俱灰，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

藏的百宝箱中的宝物一件件抛向江中，最后纵

身跳入江中。杜十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

位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古人赞其情真性侠；当

代人从经济因素、人性冲突、男权中心等维度对

其命运进行透视，称其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

反抗者。杜十娘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

视角的阐释下，内涵愈来愈丰富，从而成为一个

具有开阔阐释空间的经典人物。综观学界对这

一形象的探讨，其议论生发的关键始终是一个：

杜十娘悲剧产生的原因。围绕此话题，不同论

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不过，已有

研究大多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来分析，而较少

从社会心理视角来解析。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

行为如何因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的科学［１］５，其探讨的核心是社会对人的影响。

相比同样关心人们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人

类学、社会学而言，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主

要关心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而是人们如何

受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诠释或解读的影响”［１］６。

本文拟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

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

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以期为这一经

典人物的再阐释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

　　一、杜十娘和李甲的收益—成本

分析

　　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

论认为，“人们所知觉到的一段关系的正性或

负性程度取决于：一是自己在关系中所得到的

收益；二是自己在关系中所花费的成本；三是他

们对自己应得到什么样的关系和他们能够与他

人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程度的知觉。换句话

来说，我们‘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关

系，它对于我们的情感货币而言能提供给我们

的价值最多。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

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１］３５３。不过，“人们

并非简单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他们还

要考虑关系中的公平性”［１］３５４。公平理论认为，

当交往双方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大致相等

时，人们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而不

公平的关系则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或受

损，从而双方对这种状态均感到不安，且都具有

重建公平的动机。公平理论是对社会交换理论

的完善与补充。

１．杜十娘的收益—成本分析

在遭遇孙富之前，在与李甲的亲密关系中，

杜十娘的收益（包含预收益）是巨大的。

首先是从良。杜十娘欲通过李甲摆脱烟花

命运，由娼家转为良民，由社会底层跃入上层贵

族门庭，实现身份的转换与社会地位的飞升。

尤其是后者，对于普通良家女子而言，由下层

百姓转为上层官宦世家的妻妾，若无特殊际

遇，难有此种命运转换，更何况杜十娘这种被

践踏、凌辱的娼妓。从古代娼妓从良嫁人的历

史看，进入上层官宦家庭的少之又少，能进入

并为上层官宦家庭所容纳者更是凤毛麟角，若

非特别遭际或非凡的才色德艺，恐怕难以为

此。因此，杜十娘欲“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

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２］４７５，的确不

是一个小的梦想。故杜十娘若能成功从良，进

入李家，将是她最大的收益，所以她亦言“得

终委托，生死无憾”。

其次是两情相悦。根据人际吸引理论，两

性相吸引有诸多因素，比如时空接近效应、相似

性、互惠式好感、外表吸引力与互补性等。人际

吸引的相关理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杜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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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倾心李甲。其一，李甲是“在京坐

监”［２］４６３的国子监学生，父亲李布政提供的丰厚

资金使他有时间、有条件长期与杜十娘接触。

其二，二人具有诸多相似性。李甲远在异乡，渴

求温暖，与杜十娘渴望温情之心相同；杜十娘有

“院中若识杜老微，千家粉面都如鬼”［２］４６３的美

貌，而李甲亦“风流年少”“俊俏庞儿”［２］４６３，二

人一个漂亮一个风流；杜十娘年芳十九，李甲

“风流年少”，二人年龄相若。其三，二人具有

互补性。李甲“温存性儿”“忠厚志诚”［２］４６３，此

对品尽风月场之冷漠的杜十娘来说，尤为难得。

李甲“自幼读书在庠”［２］４６３，经历简单，为人单

纯，不同于杜十娘的历经沧桑、工于心机、老于

世故；李甲为家中长子，其父“素性方严”［２］４７３，

故李甲的性格中存在着较强依从性与奴性，而

杜十娘身为京都名妓，是妓女中的上等人物，其

性格刚烈强势。正是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李、

杜“一双两好，情投意合”［２］４６３，此亦为杜十娘的

巨大收益。

从良是杜十娘的最大目的，但两情相悦才

是杜十娘婚姻幸福的保障。“门前冷落车马

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

寒”［３］，不少妓女从良后的生活尚不只是如此

冷清，更多的还有丈夫的背弃，以及难以融入夫

家人际圈子的困境，故一些娼妓会因从良后婚

姻的失败而再次沦入青楼女子。所以，对杜十

娘而言，李甲的温情、忠厚、志诚等是非常难得

的，亦是她未来幸福婚姻的重要保障。

有学者认为，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２］４６３，

自从妓以来，七年之内，为她意乱情迷、倾家荡

产者不在少数，为何在李甲之前没有遇到从良

对象呢？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外，尚需注

意：其一，李甲虽与杜十娘所经历的其他嫖客一

样均以财买色，是钱色交易，但李甲的身世、经

历、性情，以及他与杜十娘的诸多相似或互补的

特点，则非他人轻易具备，李甲最不同于其他嫖

客者是他性情温存，对杜十娘有一定的真情。

其二，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从其“百宝箱”

看，即可知其“志”之久，蓄积万金若非假以时

日亦难成功。由于老鸨以妓女为牟利手段，所

以她们对妓女从良尤其当红妓女从良是严加防

范和制止的，“妓女最忌讳说要嫁人。‘嫁得成

没有什么，嫁不成一定把客人谣得个个不来，受

累不浅’。即使要从良嫁人，也总是秘密进行，

谋定后往往是出其不意，断没有预先张扬出贴

子通知狎客的道理”［４］１７８。因此，从良对象之选

择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妓女从良的方式之一是

用钱赎身，妓女的赎身费用非常高昂，一般人是

出不起的，出得起钱的往往是豪绅富贾、官宦大

族等，但这些人赎妓又常常受阻于传统道德伦

理的制约，妓女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赎身者少之

又少。“有鉴于此，一些工于心计的妓女，很早

就瞒着老鸨开始偷偷攒钱，趁自己年轻走红的

时候，放出眼力，遇到一个可以终身相托的好心

人，就赎身从良，跳出火坑。这便是妓女中通行

的‘倒贴’从良嫁人的方式。”［４］１７８但要攒一大

笔赎身费谈何容易！杜十娘直至遇到李甲后方

吐露从良心志，是因为她一直在为前途积攒资

本。而杜十娘能攒下万金的家底，其所忍受的

侮辱，以及与老鸨、嫖客周旋的心机智慧，是可

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对杜十娘而言，李甲可以说是在

最适当时机出现的最适当人物，而并非“碌碌

蠢材，无足道者”。杜十娘亦没有“错认李公

子”［２］４７７，她从李甲那里获得的预期收益是未来

将成为李氏家族的一员，组建家庭，由社会最底

层跃入上层，并收获两情相悦的真情。当然她

实际的收益是李甲的温情回报、顺利脱籍，并在

与李甲的关系中处于主动掌控的地位。

从其成本来看，除情感上的投入外，杜十娘

投入的经济成本在孙富插手之前，主要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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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身的１５０两银子、置办行装的２０两白银，以

及路途所需的５０两白银。预期经济成本是寄

居吴越的花销与被李甲父亲接纳的投入。从社

会学人际吸引的公平理论来看，如果收益与成

本接近，那么对于投入者而言，他对双方的关系

会比较满意。杜十娘投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

和已收益大致上是平衡的，所以她认为她与李

甲的关系是稳固的，故而她自信、快乐、从容。

告别院内姐妹的欢喜、南下途中夜泊瓜洲渡口

的月下清歌等，均是此种心情的体现。

２．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对李甲而言，他已有妻室，不像杜十娘那样

急切要获得婚姻和真情。在孙富之前，他与杜

十娘交往的收益主要是满足被拘束的花柳情

怀，在异地他乡得到暂时的温暖、虚荣，获得远

离严父的虚幻自由，即其收益主要集中于个体

生理、心理与情感层面。

从成本来看，在为杜十娘赎身前，李甲已在

老鸨那里花费千金，“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

的，也曾费过大钱来”［２］４６４，但此花费并非为了

杜十娘的幸福，而只是满足自己生理、心理、情

感需求而付给老鸨的报酬。为杜十娘赎身，他

只是遭遇借钱被拒的尴尬，三百两银子，杜十娘

担一半，柳遇春代为之借，等于他未费分文。而

按妓院行规，“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

可”［２］４６５，更何况杜十娘乃京城名姬，所费更高。

在关涉杜十娘的这一重大事件上，他除了遭遇

被拒的白眼外，在物质上的投资基本为零。但

李甲的隐性成本是巨大的。其一，李甲接受杜

十娘的风险在于：“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

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

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

天地之间？”［２］４７２孙富此话道出了李甲为了杜十

娘将要做出的牺牲是以众叛亲离、万夫所指为

代价的巨大牺牲。其二，李甲失去了男人对女

人的驾驭权与应有的尊严。“大概娼妓负盛名

的，固恃她自身才情色艺，而王孙公子之翩翩裘

马，一掷千金，文人学士的诗文酬答，标榜揄扬，

亦大有影响。”［５］杜十娘名满京畿，虽处社会下

层，但属下层之翘楚，其才色、名气、阅历、心智

与万贯家产等，使她底气十足，其自我效能感非

常强［６］，这使她除了对从良命运自信、从容之

外，还在与李甲的关系上表现出较为强势的一

面。此点在与老鸨的斗智、与李甲的相处中均

有明显表现。而与杜十娘的自信、从容相比，李

甲则愁苦而自卑，如“公子正当愁闷，十娘道：

‘郎君勿扰，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及取钥开

箱。公子在傍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

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娟袋来，掷于桌上

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

重。启而视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

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

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

也！’自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

亦曲意抚慰”［２］４６９。其中“掷”字显示出杜十娘

在分文不具的李甲面前的优势，李甲感恩戴德

的话亦反映出杜十娘优越的施恩者态势。在封

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掌

控经济上的主动权。由于经济的不自立、家教

的严苛和社会阅历的简单，李甲在与杜十娘的

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双方

关系中的尊严与自信。

因此，从显性投入来看，李甲的成本虽是极

低的，但从隐性投入来看，相比其在社会家庭中

丧失一切及其在两性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成本

巨大，收益为负。

相比两者的预期收益，李甲、杜十娘在这场

社会交换中的收益显然极不相当。“收益是正

性的、令人愉悦的关系，它让我们觉得一段关系

是值得的并且应该巩固。它包括了我们已经谈

论过的我们伴侣具有的个体性格和行为的类

型，以及我们能通过与该个体结识所获得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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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如获得钱财、地位、活动或与其他有意

思的人群结识的机会）。”［１］３５３按照社会交换理

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取决于他们对这

段关系的收益与成本的知觉”［１］３５３。因此，在孙

富出现之前，杜十娘对她与李甲的关系是比较

满意的，但李甲自杜十娘提出从良之事起，即自

知无力承担巨大的成本代价，只不过懦弱、屈从

的性格和对十娘的贪恋，使他在遇到孙富之前

一直没有拒绝十娘，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焦虑

之中，此与杜十娘的从容筹划之自信相比更为

明显。例如，最初杜十娘有心于他，“奈李公子

惧怕老爷，不敢应承”［２］４６３；杜十娘与老鸨商议

好后告知李甲，他说：“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

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

奈何！”当柳遇春言杜十娘所言乃烟花逐客之

计，“公子听说，半晌无言，心中疑惑不定”［２］４６６。

离开妓院在谢月朗家时，李甲尚言：“老父盛怒

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

辗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２］４６８。

李甲心中始终有一层阴影，经济的困顿、家

庭伦理的压力和杜十娘的优势等多重困扰，几

乎让他难以抉择。所以，李甲自始至终没有正

面给杜十娘以承诺，而无承诺即无责任之担当。

此外，我们不能忽略空间距离对人的影响。当

时李甲远在京城，处于一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其

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相对减弱，杜十娘因与其

距离近，对他的影响反而较强；但一旦他离京南

下，离家愈近，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则益强，

杜十娘对其的影响则渐弱。李甲原本一直回避

的问题随着距家日近而不得不正视，这也是李

甲突然翻盘的原因所在。

因此，孙富只是诱因，根本问题仍在于李甲

对自己与杜十娘关系中成本与收益巨大不公平

的知觉。从人际吸引公平理论来看，李甲在表

面上是过度收益者，而从隐性方面来看则是过

度受损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过度受损

者会不满意自己在双方关系中的结果，而过度

受益同样会使受益者“想要放弃社会交换理论

所阐述的那么一个轻松的交易———以微小的成

本和工作来换取高额的收益”［１］３５４，因为“公平

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标准———如果他们在一段

关系中得到的超过他们应得的，个体将最终感

到不安，甚至是感到内疚”［１］３５５。李甲在与杜十

娘的相处中，每次从十娘那里拿到钱的时候，总

是愧疚的，又不得不感激涕零。因此，尽管李甲

在杜十娘从良一事上其成本近乎为零，但过度

受益仍然使其感到不安，其心中不仅有家庭老

父的阴影，还有驱逐不去的杜十娘给予其恩典

的阴影。因此，李甲抛弃杜十娘是必然的，而杜

十娘之前完全忽略了李甲的感受，在李甲对之

感恩涕零之时，她只是“曲意抚慰”，这不仅不

能缓解李甲的压力，反而更增加了李甲的自卑

与无助感。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

杜十娘的成本（实际投入与预期投入）与收益

（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而李甲的显

性成本虽低，但其隐性成本则是巨大的，远非他

个人所能承担。李、杜虽对各自的收益与成本

具有明确的认知，但并不清楚对方的隐性成本

与对方对自我成本与收益的知觉，这是导致二

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杜十娘和李甲亲密关系的结束

与其角色的翻转

　　在李甲出卖杜十娘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

二人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原本杜十娘独立而主

动，李甲则依附而被动，但在李甲与孙富的交易

中，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李甲

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依附变为独立，成为他与杜

十娘关系的主动破坏者，这是男权社会赋予他

的权力，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控

制由此可见。但李甲采取如此决绝的做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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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封建礼教的压制与个体人格的缺陷为由是不

能充分解释其行为动因的，而人际吸引的社会

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则能更好地揭示他人的影

响如何左右李甲的情感与认知天平。

下面将在上述探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李

甲的主动破坏行为对杜十娘的影响，由此探寻

杜十娘择死的行为动因。社会心理学对亲密关

系结束问题的研究认为，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人

们对关系结束的感受与他们在结束关系的决策

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在分手决策中承担

责任较多的被称为“终结者”，承担责任较少的

被称为“承受者”，“‘承受者’感觉非常糟

糕———他们报告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

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受者’都报告在分手

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躯体症状。对‘终结

者’而言，分手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

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尽管‘终结

者’报告感觉内疚和不快乐，但他们体验到的

诸如头疼、胃疼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等负性躯

体症状是最少的”，而“当男性在结束关系这个

问题上或是体验到更多的控制感（‘终结者’），

或是体验到更少的控制感（‘承受者’）时，他们

倾向于‘挥手告别过去’和‘往前看’，切断和他

们前任女友的关系”［１］３７５，这是现代西方的实验

结论。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古代与现代

在分手原因上会有种种不同，但“终结者”与

“承受者”所体验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理

当具有普遍性。在李、杜关系的结束上，李甲是

完全的“终结者”，因为杜十娘对其谋划毫不知

情，尤其从杜十娘单方看，自己手握重金，两人

关系稳定，未来充满希望，李甲的陡然变化，不

啻为当头一棒，转眼风云。在杜十娘的经验里，

这一变化没有任何铺垫，完全出乎意料。而李

甲对结束这段关系的反应只是“颜色匆匆，似

有不乐之意”“含泪而言”“情不能舍”“泪如雨

下”［２］４７３－４７４，当孙富差家僮到船头候信时，李甲

竟然“欣欣似有喜色”［２］４７４。我们可以指责李甲

的无情无耻，但亦应看到他在结束一段收益与

成本严重不协调的关系时的如释重负，他为能

重新回归到未遇杜十娘之前的家庭关系而欣

喜，这可谓李甲对其严父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屈

从，也根源于其经济的不独立。李甲不只是对

杜十娘背信弃义，他更是杜十娘死亡的主要推

手。作为“承受者”，杜十娘所承受的致命打击

显而易见。一般而言，女人遭受背叛，大多会本

能地反抗，发泄不满，但杜十娘则是“放开两

手，冷笑一声”，“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

洗”［２］４７４，哀莫大于心死。这冷静的背后，正是

杜十娘心灰意冷的表现，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

杜十娘最终以怒沉百宝箱、纵身跃江的方式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除与李甲的背叛直接相关

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妓女从良艰难，出路狭窄。中国古代

妓女的出路无非有年老脱籍、用钱赎身、出家入

道、逃走异乡或隐居村落等。除非放弃红尘生

活，若要生存，对于年轻的娼妓而言，以男人为

依托是必然选择。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可

见她对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渴望。李甲

的背叛，让杜十娘对从良嫁人之路感到了彻底

绝望。有论者认为，转嫁给孙富依然是从良，不

是也一样实现了杜十娘脱离烟花火坑的理想

吗？这只是一己之见。历史上“娶妓为妾的以

商人居多，因为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

力”，但娼妓“嫁给商人为妾后，往往不久就会

被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商人无情抛弃，这在历

史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４］１８１。所

以，一般而言，妓女对商人并无好感，杜十娘也

不会选择孙富那样的商人作为归宿。前文指

出，李甲是在最恰当时机出现的最恰当的人物，

他符合杜十娘的个性要求和她对男性及未来生

活的期望，即对杜十娘而言，选择李甲可以说是

她认为的唯一出路。再据文本可知，杜十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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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亲人，其社会关系主要是妓院人员与嫖客。

脱离妓院后，她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李甲，而李甲

的背叛，使杜十娘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学认

为，“社会网络即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

关系纽带。一般认为，传统型社会网络是以亲

情、宗法伦理为基础的，以个人为中心，依次层

层外推至家庭、亲戚、朋友、邻里、社区和同事而

构成的一个‘同心圆’式网络，包括血缘、亲缘、

趣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这些关系又依次较为

松散，所起的维系作用也越来越小，自身的稳定

性也越来越弱”［７］。杜十娘的主要社会关系是

业缘关系，她与李甲的关系本身即属于业缘关

系。所以，当她离开妓院又为李甲所弃时，其社

会关系网络即出现了断裂。而人是社会关系中

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人将何去何从？因

此，死亡是杜十娘的必然选择。

其次，高自我效能感的受挫。杜十娘身处

风月场这种被人鄙弃的场合，能积攒下万贯家

产足以说明她职业生涯的成功。美貌、才艺、名

气、财力，以及复杂处境培养出的丰富人生经验

等，使得杜十娘形成强势的性格，自我认知度较

高，即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当然，此与晚明个性

解放思潮亦密切相关）。因而，在与李甲的关

系中，杜十娘一直是前期双方关系与事态发展

的掌控者。事实上，在遇到孙富之前，事情基本

上是沿着杜十娘的预期规划发展的。因此，杜

十娘是自信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所以，当“见

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２］４６４，在与院中姊妹话

别时，杜十娘“吹弹歌舞，各逞其长，务要尽欢，

直饮至夜分”［２］４６８。当李甲不知如何面对老父

时，杜十娘则言：“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

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

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

携妾于归，彼此安妥。”［２］４６８对于始终悬在李甲

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杜十娘从容应对。当

然，杜十娘的从容应对有其现实道理。明代法

律虽对官员及其子孙婚娶乐人有明确的处罚规

定，但明末官宦人家纳妓女为妾的并非个例，

《警世通言·玉常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就嫁

给了原礼部尚书之子。也就是说，李甲之父虽

然严厉，但在明末人们对金钱的普遍拜崇和个

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之下，化解李父内心之抵触

是很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困扰李甲的根本问

题不在于礼教，而在于他经济上的不独立（从

孙富以千金动之和他目睹十娘抛弃万金时之反

应即可看出）。因此，当事态的发展陡然转变

时，对一直处于控制地位的杜十娘而言是重大

挫败，她所有处心积虑的谋划（包括认识李甲

之前即开始的从良筹备），她所有忍受屈辱的

痛苦与眼泪，以及她所有的自信与希望，此刻已

被李甲彻底摧毁。

再次，挫败下的复仇。杜十娘由两性关系

的控制者沦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承受者”，

预期收益瞬间变为零，收益与成本间的巨大反

差，使得杜十娘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完全受损者，

个性刚烈的她必然要反击，而对李甲背叛的最

大惩罚莫过于毁灭李甲所信奉的价值：金钱与

美人。杜十娘本想借助金钱保障自己未来的幸

福，但她最终无奈而愤怒地把万贯家财抛掷江

中，希望江水冲走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侮辱，赎回

自己的清白与真情。她对金钱的弃置，使她同

拜金的世俗划清了界限；她对生命的放弃，亦使

她同一切肮脏的现实划清了界限。在这一刻，

杜十娘不再仰仗世俗而独立起来了，如果说以

前她是经济和心智上的独立者，那么现在她则

是人格上的独立者。当她纵身跳入滚滚江水之

时，她以死昭示了自己的尊严，抗议了封建社会

男权对女性的践踏。抛钱跳江的行为，使杜十

娘从被动分手的完全承受者的地位上翻转过

来。李甲的分手决策是将杜十娘转卖，而杜十

娘的分手决策则是与李甲死别，这又是李甲始

料不及的，李甲又变成了完全的承受者。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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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一了百了，而李甲则自此终身背负着杜十娘

跳江这一壮烈悲剧制造者的骂名！所以“李甲

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

疾，终身不痊”［２］４７５。

　　三、结语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

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理论，探

讨了李甲、杜十娘两性关系的变化与杜十娘的

择死行为，认为正是因为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

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间的巨大不平

衡，其在二人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其内心对

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这最终导致了他对杜十

娘的背叛。杜十娘在李甲出卖她之前，其成本

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在二人的关系中，前

期她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对未来比较从

容；当李甲主动终结二人关系时，她则成为完全

的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烈的

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翻转，使杜十娘以弃财

投江的方式来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再

次从被动的承受者成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终

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其

对真情、尊严、自由的捍卫，使得她成为中国文

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女性人物形象。

抛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人的影响，抛开

杜十娘择死的极端行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

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镜

鉴意义。如果杜十娘能对李甲进行换位思考，

那么在与李甲相处的策略上，她应该想方设法

减少李甲的压力，而对于李甲这种懦弱、单纯而

不失忠厚但经济又不独立的人来说，没有比告

诉他自己的身家更为有效的策略了。因此，当

我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

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

的，还需要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

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

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

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伤害。杜十娘与李

甲的关系问题，是超越时代、阶层与国别的，具

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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